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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讲究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荀子·富国》进一步强调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这样才能做到“财货浑浑如江海”，才能实

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吕氏春秋·审时》第一次用“天地人”思想解释农业生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

之者天也。”这段话阐述了农业生产的整体观、联系观、环境观，最本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哲学的核心思想。北魏农

学家、《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也指出，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是在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反之就会

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在传统的“冷农具”即非

电热机械农具的时代，这种基于“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农学理论是很成功的。这种以整体观察、外部描述和经验积累

为特点的农学体系，学术界称之为“经验农学”。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欧洲各国于14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大批知识精英

开始为科学实验而穷思竭虑，乃至为创立新的理论学说而英勇献身。这种科学精神逐渐渗透到农学之中，经过大约二三百

年的科学探索与学术积累，到18世纪，西方世界确立了一套新的农学体系。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是把

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是将其动植物个体进行解剖分析；不是进行生物个体的外部描述，而是将其内部结构乃

至构成生物体的细胞结构进行研究，以便发现生物个体生命活动的本质；不是依赖于长期的生产经验来提高农业生产技

术，而是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比如实验地或实验室）来进行生物生长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和

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实现产量或品质的提高。这种基于个体观察、内部剖析和科学实验

的农学体系，学术界称之为“实验农学”。  

  从本质上说，经验农学的出发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要素的利用；实验农学

的出发点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人为地创造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生产要素以提高产量或品质。举例

说，经验农学只利用自然界存在的有机肥和矿物肥；而实验农学则由于掌握了植物体对各种化学元素的需求而人工合成化

肥。经验农学只依赖于发现适合育种目标的自然变异植株并采取“一穗传”的办法育成新品种，这种办法的缺陷是自然变

异出现的机率很低并且具有非受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而实验农学则由于掌握了生物遗传变异规律，能够按照事先设计的

育种目标进行杂交选育，在短时间内育成符合生产上适用的新品种。在生产工具上，经验农学在文明早期通过利用自然材

质如木、石、骨等等制作了许多轻巧实用的工具，继而发明了结构复杂的畜力农具和借助水力、风力推动的农产加工器

械，但是传统农器的全部发明都处在“冷农具”范围之内；而西方近代实验农学则广泛吸收了工业革命的机电装备成果，

相继发明了拖拉机、收割机等以电热能源推动的农业机具，相继实现了农业机具的高效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由于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在人们所追求的高效性效果上的差异，近代西方农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

学体系。但实验农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从表象上看，它存在诸如过多消耗有限的化学能源，

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破坏生态平衡，大型机具造成农田土壤结构恶化，直至近年出现的对食品安全的忧虑等等弊端，但其本

质根源在于实验农学所依据的“征服自然”的哲学基础上。人类的文明实践已经证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的整体，

人类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一个分子，而不是主宰。因此，自然总是“征而不服”的。在这一点上说，中国古代的“天人

合一”的农学思想，正与当今人们所孜孜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吻合。近年兴起的“生态农业”，“有机食品”，

就是对被人类曲解了的“农业现代化”的一种反思。由此可见，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都有其长处与短处，都有其存在的价

值，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继承中华农耕文明中的历史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于现代农业之中，则对于今人和来者，善

莫大焉。 


